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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面黑洞洞的，我用电

筒一照，天哪!那里有个箱子!
“宝藏!”我抑制不住地激动
起来。

奥里奥用手毫不费力地
把箱子盖打开了。手电的光线
把里面照亮了，全是石头。这
种石头在岛上简直是随处可

见。“我们有救了!”他叫道，
“这里没有宝藏!”

“阿图尔，”我好像傻了
一样地说道，“那么他就不会
来杀我们了吗？”
“现在不会!为什么杀呢？

阿图尔是个很有理智的人，一
个商人。如果没有利益，就不
值得冒任何风险。”

“你手上拿的什么东

西？”我问他。
“看起来像一张字条，一

张包在塑料袋里的的字条。”
是恩里克留下的，里面写着：

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都找到
宝藏了!如果你们已经到达了
这里，你们一定已经经历过了
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了吧。这
就是人生的宝藏，希望你们知
道如何过完剩下的岁月。爱你
们的，恩里克

我们默默陷入了沉思。我
们一起潜进水里，穿着那件已
经排尽空气的背心，一直下到
隧道的那个深度。我们交替使
用氧气罐，当一个人不能坚持
的时候就接过面罩吸几口，等
到另外一个人不行的时候再

换给他用。
回家的途中，我不知道该

做些什么，不知道应该如何面
对奥里奥。我们两个人都假装
在石洞里没有发生任何事一
样。奥里奥连声晚安都没说就
消失了，我知道是时候收拾行

李了，寻宝探险就此结束。这
时我突然注意到小桌子上留
下了两张老黑胶唱片。我不禁

浑身一颤，上帝啊，那不是恩
里克死之前听的两张唱片吗？

于是我躺在床上，静静地
听着里面的音乐。闭上双眼，
又开始做梦了。这个戒指又让
我在幻觉中看到了那些死去
的戒指主人所经历的故事。我
一把将那枚戒指从手上摘下
来扔在了桌上，下楼去找阿丽

西娅，告诉了她我刚才梦到的
事情，她把我带到她的房间。
然后她开始娓娓道来：“……
恩里克不喜欢女人就像我不
喜欢男人一样。我们在各自家
族的压力下组成了这个家庭，

我们都希望有个儿子，而这也
就是我们那段时间唯一的生

活方式。……看到奥里奥，我
就觉得这个牺牲值得。”

“恩里克总是给我讲那
些关于他祖父和曾祖父创建
圣殿骑士兵团的故事，而且还
改变了他们的规章，就是为了
能将我吸纳进去。但当阿纳伍

带着那些版画和宝藏的故事
出现之后，他一下子就被那个
给迷上了。那个时候跟波瓦家
的矛盾刚刚开始。他的朋友马
努埃尔，就是他疯狂爱着的那
个伴侣，也被他接纳为圣殿骑
士的一员。他们一起发下圣殿

誓言，也就是艾巴米隆达的德
巴诺希腊贵族们的诺言。

“当马努埃尔被他们谋
杀之后，他彻底绝望了，无法
控制地号啕大哭，几天之后，
他突然告诉我他杀了四个人，
为马努埃尔报了仇。

“有一阵子我一直都没
他的消息，我认为他是去找宝
藏，但无功而返……前段时
间，他被诊断为艾滋病，警察
已在跟踪他，而且波瓦家族的
那个走私艺术品的黑手党也
在追踪他，他给你们计划了这

个最后的藏宝游戏。”
阿丽西娅喝了一口白兰

地。我也喝了一口，想起刚才
所梦到的一切。“我现在的那
间房就是恩里克原来睡觉的
吧？”“是的。”“是你将那些
黑胶片放在桌上的？”“是我

做的。”“你就是想看到我会
发生这样的事吧。”

她什么都没说，喝了口
酒。

阿纳伍好像从人间蒸发
了一样。阿丽西娅告诉我，他
住在一个租赁的房子里。在他

家门口，我看到他了。他的目
光在我的手上游走着，我突然
想起了那个戒指对他而言象
征着绝对的权威。

9:;<

气归气，这么闹说来也

没什么意思，是谁的孩子不
是谁的孩子有什么意思？一
个星期并不算长，董老师已
经发现了，发现邻居们对他
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倒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坏事。
他能从邻居们的眼神里感到

这种变化。那天，烧饼的好朋
友、卖油条的马萝兰在加油

站那边看到了他，扔下了手
里的事就凑过来，还紧赶了
几步，对董老师说有什么大
不了的事，再怎么也不能把
自己女人和姑娘都放在外边
睡，要是冬天你是不是想把
她们娘儿俩冻死？

董老师想这件事的时
候，母亲在屋里发话了：“都
进来。都进来。今天是我的生
日，都进来好好儿吃饭。”母
亲这么一说，董老师才发现
放在外边的饭菜这时都已经
进了屋。这时候，烧饼已经在

棚子里的盆子里洗手，这是
她的习惯，做完饭，吃饭前，
再干净的手，也要洗一洗。董
老师忽然又很恼火，恼火自
己失败了，这让他忽然有些
在心里埋怨母亲的生日，怎
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过生

日。董老师进了门，在那张圆
桌边一屁股坐下。二弟一家
已经坐好了，他和二弟坐在
母亲身边，这是规矩，不成文
的规矩，二弟媳妇和烧饼再
挨着自己和二弟坐，多少年
了，他们都这么在一起坐着

吃饭。现在又要这样坐在一
起吃饭了。董老师看看外边，
心里忽然又有点高兴，问题
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结
束，这件事结束了也好，这倒
要感谢母亲的生日。

董老师这么想着，就听着

母亲对外边的烧饼说：“你快

进来，小张你快进来。”
外边却没有动静，这出

乎董老师的意料。“快进来，
小张。”董老师的母亲又说
了一句。

但外边还是没有动静。
但意思已经明了，烧饼和笑
笑都在等董老师的话。
“阿大，你让她们进来。”

董老师的母亲把脸转过来，命
令董老师。董老师没说话。
“阿小，你不会让你嫂子

进来？”董老师的母亲又对
董老师的弟弟说。董老师的
弟弟看看董老师，也没说话。

“你呢？也不会？”董老
师的母亲又对董老师的弟媳
妇说。董老师的弟媳妇就更

不可能说话了。
只那么一会儿，一小会儿，

十分短暂的一小会儿，要是董
老师说“你们都进来吧”，外边
的烧饼和笑笑可能就进来了，
最多也不过是说上两句或者是
再加上点眼泪，事情也许就结

束了，但董老师忽然怎么也说
不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的话竟然是这样的一句：“我
还不愿让她们进来呢。”
“阿大!”董老师的母亲

大叫了一声。
董老师又说，“这又不是

去人民饭店吃饭!”董老师的话
只说了一半，什么意思呢，谁也
不明白，连烧饼也不明白，董老
师的兄弟媳妇不再嗑瓜子，在
想董老师的这句话。屋子里一
下子静得没一点声音。

这顿生日饭到后来吃得

真是十分无趣，要是董老师
的母亲再坚持下去，情况也
许就会有新的变化，但董老
师母亲的兴趣马上转移到了
蛋糕上边，她说这蛋糕怎么
这样好看，上边的花是不是
真的？人老了有时候真是像

小孩子。董老师这时心里倒
有十二分的埋怨，是对母亲：
你就那么馋？你就没吃过蛋
糕？你就不会再多说几句让
她们进来？这时，偏偏弟媳妇

站起身手里拿了盘子要拨
菜，红红绿绿把每样菜都拨
一些出去让烧饼和笑笑吃。
她怎么不出去拉烧饼和笑笑
进来？董老师心里想。

董老师张张嘴，瞪瞪眼，
看着自己的弟媳妇已经把菜

端了出去。
“你们吃吧，我们不

饿。”烧饼在外边僵硬地说，
她觉得自己满肚子里都是鼓
鼓的，不知道塞进去了什么。

=>?

前面提到，我父亲对待生

活的态度是非常严格的。出身
于大阪商家的母亲，只是因为
饭桌上鱼的摆法就曾经挨过
父亲严厉的训斥：“混账!你
是打算让我剖腹自尽吗？!”

剖腹自尽的人死前吃的
饭菜的摆法似乎是极其特别

的，其中鱼的摆法就与日常生
活不同。

父亲在孩提时代就梳着武
士发髻。到了儿女成行的此时，
他也是常常背对壁龛端然正
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
地拍滑石粉。起居举止如此严

谨的人，给他的鱼居然像供剖
腹自尽者食用的一样摆着，当
然要大动肝火了。我想，鱼鳍朝
哪个方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
每遇到母亲为此遭受训斥时，
总是满怀同情地望着她。

但是母亲却总是把它摆

错，每次摆错她都遭到父亲的
训斥。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
因为母亲常常为此挨他训斥，
对于父亲这种繁文缛节也就
当耳旁风了。

给剖腹自尽者上菜的规
矩，直到今天我还不甚了然。这

是因为我还没拍过有这种场面
的电影。据说，给客人吃的鱼，
鱼头朝左，鱼腹朝着客人。给剖
腹者上的鱼，大概是鱼头朝右，
鱼背朝着本人。大概那是因为，
如果让剖腹者看到剖开的鱼
腹，未免太残酷了。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而已。
不过，母亲把鱼腹对着对方就
等于做了不可饶恕的事，这一
点我更难以理解。照理说，母
亲不过是把鱼头左右摆反了
而已。仅仅为了这一点就遭到
父亲的训斥，未免太不公正。

我孩提时代，因为吃饭不
合规矩也屡遭父亲训斥。拿筷

子不合规矩，父亲就倒拿着筷
子，用筷子头狠狠地打我的手。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如前
所述，却常常带我去看电影。我
们看的主要是西洋影片。

神乐坂有一家专放西洋片
的影院，名叫牛 馆，我在这里
常常看连续剧武打片，或者威
廉·哈特主演的影片。至今我还

记得很清楚的连续剧武打片有：
《虎的足迹》、《哈里根·哈奇》、
《铁爪》、《深夜的人》，等等。

哈特的作品和约翰·福特
的西部片相似，都是表现男子

汉英雄气概的。故事发生的地
点选择阿拉斯加比西部还要

多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手
持双枪的哈特的面孔、他那镶
着金边的皮袖箍、戴着宽檐帽
子的马上英姿，以及在阿拉斯
加的森林雪地上前进时戴着
皮帽、身穿皮衣的形象。而久
久难忘的则是，这部影片表现

了铮铮铁汉的气魄，以及男子
汉的汗臭味儿。

这个时期，他也许已经看
过卓别林的作品，但我不记得
他在表演上有什么模仿卓别
林之处，模仿的痕迹可能是稍
后才有的。

究竟是这一时期还是稍
后一些时候，已经说不准了。
总之，有一部电影给我留下了
强烈的记忆。那就是描写南极
探险的影片，是我的大姐姐带
我到浅草看的。

探险队员们不得已只好

把因病动弹不得的向导狗扔
下，继续赶着狗拉的雪橇前
进。但是那只濒死的狗竟然晃
晃悠悠地站起来，拼死命追上
去，忠于自己的职守，跑到雪
橇的前面。

当我看到那条狗强忍病痛

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时候，心如刀
绞。狗的脸上表现出凄苦和悲
痛，然而那是一副高贵的面孔。

泪湿了我的眼睛，以至看
不清画面了。但是，我仍然模
模糊糊地看到，探险队员把那
条狗拉开，带它到雪坡的后面

去。过了一会儿，大概是一枪
把它打死了，因为一声枪响，
拉雪橇的狗吓得乱了套。

我痛哭失声，尽管姐姐百
般安慰，我也难以抑制悲痛。
姐姐无计可施，只好领着我出
了影院。我依旧痛哭不止。至

今我也没有忘记那狗的面部
表情，而且每次想起它就不由
顿生虔诚的敬佩。

@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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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

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
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
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
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
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
真正混出名堂的，大多是些识
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

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
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
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
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
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
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
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

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
样守个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
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
和法国圣西尔军校（E(n

op+qr）的毕业生，只有
给人做参谋的份，能混到校官
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
糙，或者说粗野。打仗的时
候，会许诺攻下城，自由行动
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武

力为主，动辄打军棍、杀人；
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
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
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
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
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
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

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
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
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
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
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
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

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
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
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

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
面是中国 （stÊ(u?

+）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
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
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
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
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
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
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

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
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
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
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
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
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

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
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
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
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
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
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
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

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
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
也查。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
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
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
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
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

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把一
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
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
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
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
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
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
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
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
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
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
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
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

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
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
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
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兵
爷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
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

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
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
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
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
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
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
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

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惟一
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
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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